
楔子 
午夜的最後一班公車裡，桑水蘭坐在最末排的一張椅子上，垂頭認真的看著手機

裡下載的小說。 
窗外各種建築物招牌以及街面上的路燈所散發出來的各色燈光，透過公車的玻璃

窗忽明忽滅的照射進來。 
坐在桑水蘭旁邊的是個身穿大紅肚兜、頭上紮著一個朝天小辮的小男孩。 
這孩子大概兩三歲模樣，有著圓溜溜的一雙大眼、小巧的俏鼻和紅唇，在繡有「福」

字的大紅肚兜映襯下，他的皮膚顯得更加白皙剔透。 
他笑嘻嘻的坐在椅子上，藕節似的白嫩雙腿因為太短只能在空中盪來盪去。 
「大姊姊，這麼晚了，妳一個女孩子獨自出門不怕危險嗎？」奶聲奶氣的童音伴

著甜美可愛的笑容，在空曠的公車裡緩緩響起。 
桑水蘭無視他的存在，繼續看著小說。 
小傢伙見她不搭理自己，他也不惱，繼續悠哉的晃著兩條白胖小短腿，更搖頭晃

腦地將頭上那撮朝天小辮甩得前後搖擺。 
「今天晚上的空氣真是不錯啊，不陰不雨，圓圓的月亮高高掛，大姊姊妳看，天

上的星星多亮啊。」 
桑水蘭眉頭都不皺一下，還是繼續看小說。 
小白胖子嘟了嘟嘴，圓滾滾的身子向下一躍，跳到了椅子下，在車子裡撒著潑地

來回跑。仔細一瞧，他除了肚子上圍著那塊紅綢子做的肚兜外，圓溜溜的小屁股

居然是光著的…… 
肥肥嫩嫩，軟乎乎似的，若是母愛氾濫的人想必會恨不得把這小白胖子捉到懷裡

狠狠揉抱一番才高興。 
可是桑水蘭卻依舊對他視若無睹，雙眼始終停留在閃著幽光的手機螢幕上。 
不知過了多久，車子緩緩停了下來，四十幾歲的中年司機回頭看了看她，「小姐，

總站到了。」 
桑水蘭回神起身，將手機放進包包裡向車門走去，臨下車時對司機笑了笑，「車

裡已經沒人了，司機大哥也要休息了吧？」 
「是啊。」司機點點頭，露出憨憨的笑容，向她揮了揮手便將車子開遠了。 
此時已是深夜時分，這裡又地處偏僻，空曠的路上幾乎看不到一個行人，桑水蘭

往家的方向走去，身後仍跟著那個光著屁股、繫著大紅肚兜的小傢伙。 
「我知道妳看得到我，大姊姊，妳和我說說話好不好？」 
桑水蘭不理他，繼續向前走。 
「就算妳假裝看不到我也沒用，因為我從妳的眼瞳裡已經看到了我自己的身影。

大姊姊，妳明明就有陰陽眼看得到我，為什麼不理我？」 
不停往前走的腳步終於停了下來，桑水蘭轉過身看著身後的胖娃娃，嘆了口氣，

「你知不知道人鬼殊途？我是人，你是鬼，即使我有陰陽眼，我們也不該交談，

破壞自然界的規律。」 
眨著一雙無邪大眼的小傢伙仰起小臉，笑嘻嘻的和她對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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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這自然界真有規律該去遵守，可那並不代表沒有例外發生。既然我和妳之

間冥冥中有著緣分，說不定這就是上天的安排。」

小白胖娃兒雖年紀不大，說話的聲音也還奶聲奶氣，可說出口的話倒頭頭是道。

他繞到桑水蘭面前，仰著頭與她對望，「有件事我需要妳幫忙，雖然妳並沒有一

定要幫助我的義務，但如果妳拒絕我……」他滿臉威脅的瞇起雙眼，「我就天天

纏著妳，直到把妳的陽氣吸光。」

第一章

魔域咖啡廳位於某大廈的二十八樓，空間寬敞、布置溫馨，裡頭除了散發著濃濃

的咖啡香，還有優美的音樂在耳邊盤旋迴響。

咖啡廳裡三三兩兩的客人或低聲交談，或因敲打著筆記型電腦的鍵盤而發出劈劈

啪啪的聲響，氣氛自在而隨興。但不知何時，一處靠窗的位置成了咖啡廳客人注

目的焦點。

設計華美的圓型玻璃桌上擺著一杯不斷冒著熱氣的拿鐵，桌前的粉紅色布藝沙發

上坐著一個二十三、四歲左右的年輕男人，他優雅的交疊著雙腿，偶爾會端起咖

啡杯淺嚐啜飲。

外面的陽光透過落地玻璃窗灑進來，彷彿在他身上鍍了一層淡淡的金色光芒。男

人的皮膚白皙而細緻，有著高䠷勻稱的身材，穿著一件米白色短袖襯衫，搭配一

條窄版的灰色休閒長褲。

他的目光始終慵懶地望向窗外，留給旁人覷見的是他那完美精緻的側臉——英俊

卻線條銳利，氣質孤傲且淡漠。

他左耳戴著一顆紅色的鑽石耳飾，在陽光照射下如同一滴殷紅的鮮血在上頭，散

發著妖冶魅惑的光芒。

外表出色的男人或女人，無論出現在任何場所總能引起人群的關注。這個戴著紅

鑽耳飾的男人不但俊美奪目，天生的貴族氣勢更是令旁人心生敬畏，他的存在就

像一道美麗的風景，只可遠觀不可侵犯。

旁邊幾個學生模樣的女生聚在一起，邊觀察他邊竊竊私語。

不遠處幾個衣著華麗、氣質突出的美女也極盡所能的用最古老的方式——保持著

矜持優雅姿態努力吸引那男人的目光。

可惜從頭到尾他只是望著窗外，絲毫沒把咖啡廳裡一票想要攫住他視線的女人放

在眼裡。

馬克杯裡的咖啡喝掉了一半，男人看了看腕上價值連城的鑽石名錶上顯示的時間，

眼底露出一抹不耐的神色。

在他不悅的皺起眉頭並打算起身離開時，一道嬌小的身影突然出現在他面前攔住

了他，如同一個試圖褻瀆神靈的無知人民，那身材嬌小、五官堪稱平凡的女人打

破了咖啡廳裡的寧靜。

就連那正要起身的男人也因為她的出現而露出些許怔愣的表情。

「先生，能不能打擾你幾分鐘的時間？」

在眾目睽睽之下，桑水蘭努力的保持笑容，儘管她知道自己接下來的行為將會成

Cr
esc
en
t



為她人生中的汙點，卻仍只能硬著頭皮擋住他的去路。 
男人淡漠的俊臉流露出幾秒的詫異，隨即恢復原有的沉靜，冷冷注視著她。 
咖啡廳裡的音樂依然播放著，只不過原本略顯嘈雜的談話聲不知何時已經靜止下

來。 
令人窒息的氣氛在咖啡廳裡瀰漫，直挺挺站在男人面前的桑水蘭在對方冷漠的注

視下額頭隱隱滲出幾分薄汗。 
等待了大概十幾秒不見她有下文，男人終於不耐煩的起身，推開她的身體就要離

開。 
桑水蘭一怔，急忙追上他的腳步，一把扯住他的手腕。「喂，你先別走，我有話

要對你說。」 
男人瞇著眼，不悅地將目光落在她扯著自己手腕的手上。 
桑水蘭吞了吞口水，堅持地抓著他，仰臉看著這個比自己高了不止一個頭的男人，

面對對方陰冷的注視，她知道自己必須說點什麼。 
突然，她語不驚人死不休地道：「你長得很漂亮。」 
這齣「痞子當街調戲良家少女」的古老戲碼，顛倒的性別頓時成為咖啡廳裡最火

熱的劇目。 
聞言男人的眸射出一道駭人的冷光。 
她嚇了一跳，本能就想放開手，無奈耳邊卻響起一道奶聲奶氣的威脅—— 
「如果妳不想要我纏著妳，妳就要想盡一切辦法攔住他。」 
是了，那個身穿紅肚兜、紮著朝天辮的小男孩，此刻就站在她身邊。 
從小到大，桑水蘭一直默默無聞的活在這個世界上，平凡的出身、平凡的面孔、

平凡的性格，注定了她應該擁有平凡的人生。 
所以，即使她的雙眼可以看到陰陽兩界，她依舊極盡所能的將這個天賦隱藏得密

不透風，但現下她卻被這小胖娃兒給纏上…… 
咖啡廳裡所有人都看不到小男孩的身影，只有她這雙該死的陰陽眼清清楚楚地看

到對方的存在，在受到小男孩的威脅後，她原本放鬆的力道不由自主地再次用力，

緊緊抓住男人的手腕。 
在男人可怕的目光中，她語無倫次的說道：「如果你是個女人，一定會有很多男

人喜歡……當然，就算你是個男人，也一樣能吸引男人對你的垂愛。」 
咖啡廳裡霎時傳出一陣倒抽口冷氣的聲音，就連那個紮著朝天小辮的胖娃娃也忍

不住以手遮面露出無力的表情，嘆了口氣。 
他慶幸自己只是一縷別人看不到的魂魄，否則他還真無法在這麼丟人的場合中繼

續待下去。 
被桑水蘭用力抓住的男人終於忍無可忍地甩開她的掌控，好似把她當成了一個精

神病患般，瞪她一眼後氣沖沖地離去。 
「喂，妳還不快追過去！」胖娃娃見狀，急得原本就毫無血色的面孔變得更加蒼

白。 
桑水蘭被甩得一個踉蹌，雖然很懼怕那個男人眼中釋放出來的冷光，可面對白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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娃娃的焦急，她還是勇敢的追了上去。 
「等一等，我真的有很重要的話要對你說……」她像隻哈巴狗一樣再次黏過去，

不理會男人反感的表情，這回乾脆從他身後死死抱住他的腰，絆住他的腳步。 
她這種大膽的行為令咖啡廳裡的人露出不屑的表情，在眾人的眼中，她的行為簡

直不要臉到極點。而那個又高又帥並且擁有王子氣勢的男人頓時成為眾女人眼中

備受花癡女騷擾的小可憐。 
男人似乎被她激怒了，雖然停下了腳步，但他身上散發出來的冷冽氣息卻足以將

整個咖啡廳化為最寒冷的南極。 
桑水蘭死命抱著他的腰，深吸口氣後仰著臉對他大喊，「我喜歡你，請讓我追

你……」 
對方瞇起眼，用一種看垃圾又不敢置信的表情瞪著她。 
「如果你沒有意見的話，請你考慮一下嫁給我。」 
她話一出口，咖啡廳裡的一票顧客都傻掉，而那紮著朝天小辮的胖娃娃也找了個

牆角蹲著畫圈去。他知道自己所託非人了，雖然他只是個鬼，但鬼的顏面也都被

這個神經脫線的女人給丟光了。 
意識到自己在情急之下說錯話，桑水蘭趕緊改口，「當然，如果你覺得嫁給我很

丟臉，讓我娶你也行……」話落，她耳根頓時變得通紅。 
好像……好像又說錯話了…… 
被當眾調戲的男人這時已經忍無可忍，一把將她從自己的背後拽下來，皺著眉頭

狠狠丟給她一個字，「滾！」 
無情的一句低吼足以說明他此刻的憤怒。 
被推至一邊的桑水蘭看了看腕上手錶的時間，又本能地向白胖娃娃的方向瞟去，

見對方無力的衝她點點頭，彷彿在說「這樣子就可以了」，她終於鬆了口氣。 
完全沒有被當眾辱罵的羞恥感，她解脫般的點點頭，「好吧，既然你讓我滾，那

我就滾了。」說完，她頭也不回的離開這個地方，好似身後有魔鬼在追她般的快

速。 
被留在原地的男人望著她倉皇離去的身影怔了好久，被這突如其來的狀況搞糊塗

了，直到那抹嬌小的背影完全消失，他才回過神略顯惱怒的向電梯處走去。 
手指剛剛移向電梯的控制鍵，他耳邊就傳來一聲巨響，下一秒，整棟大廈便傳出

刺耳的警報聲—— 
很快地，這棟大廈電梯發生事故的新聞在稍晚便傳得沸沸揚揚，新聞上清楚地播

報著當時乘坐那部電梯的八名乘客全都在那場意外中喪生。 
看到這則新聞的倪辰面無表情地坐在家裡的沙發上，陷入了沉思。 
如果當時不是那個精神有問題的女人死纏爛打攔住他離去的腳步，那麼……那場

電梯事故中喪生的人數將會增加至九個…… 
想到這裡，他背後不禁泌出冷汗。 
那個女人……真的只是在向他表白？ 
而此刻，在他左耳上的那顆紅色血鑽莫名地泛出一抹詭異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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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水蘭之前在一家規模還算可以的餐廳裡做廚師，雖然地點偏僻、工作時間又長，

但老闆給的薪水卻非常豐厚。 
可惜不久前老闆被身邊的狐朋狗友帶壞，在澳門一次的豪賭中被騙得傾家蕩產，

餐廳不得不關閉，原本工作得好好的員工們也不得不另謀高就。 
失業在家的桑水蘭雖然因為失去一份薪水頗高的工作扼腕了好久，但為了接下來

的生活，她還是得繼續尋找下一份工作。 
「水蘭姊，好久不見呀！」 
紮著朝天小辮、光著白屁股、穿著紅肚兜的白胖鬼娃娃再次出現在她面前，正在

瀏覽求職網站的桑水蘭被小傢伙的出現嚇了一跳，她對著那憑空出現在自己家裡

的小東西一指。「你怎麼又來了？不是說好幫你一次忙之後就不會再出現在我面

前嗎？」 
對方嘻嘻一笑，「不要這麼無情嘛，人家好心好意來看妳，不感激涕零就算了，

幹麼還露出一副見到鬼的樣子？」 
「你本來就是鬼。」幸好家裡只有她一個人在，否則被人看到她對著空氣說話，

肯定會把她當成神經病。 
小娃娃顯然沒把她的排斥放在眼中，仍是笑咪咪的走過去，一屁股坐到她身邊。 
「上次多虧妳幫我，否則那件事我還真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 
提起這件事，桑水蘭的臉色頓時變得很難看，因為她那天的表現絕對是有生以來

最丟人的一次。 
為了絆住那個男人的腳步，她成了史無前例的大花癡，事後每次想起她都恨不得

去找塊豆腐撞頭自殺。 
如果不是這小胖子再次出現，這起丟人事件幾乎快要被她遺忘到腦後，沒想到當

時口口聲聲說只要事情辦好就不再煩她的小白胖子，居然不守信用的再次出現在

她眼前？ 
看出她臉色不悅，他討好的湊到她腳邊，「今天我放假，閒來無事就決定來看看

妳。雖然我知道人鬼殊途，但我在陽間只有妳這麼一個朋友，所以妳別露出一副

要趕我走的樣子，否則人家是會傷心的。」 
桑水蘭哼一聲，「鬼也放假？」 
「那是當然，人家可是個很守規矩而且還很聽話的好鬼。」 
「不知道之前是誰威脅我如果不幫忙就把我的陽氣吸光？這樣的鬼也算守規矩

的好鬼？」 
他眨著無辜的大眼道：「我當時也是無計可施才說出那種話嚇唬妳嘛，其實就算

妳真的不肯幫我，我也不會把妳怎麼樣的。」 
見他老實的承認，桑水蘭彎下身，和身高只及自己小腿高的胖娃娃對視。 
仔細一瞧，這小鬼長得異常標緻，漂亮得不像話，濃眉大眼，小臉圓圓，皮膚光

滑白皙，就像古早時期年畫上的胖娃娃般討人喜歡，讓她想摟在懷裡親上兩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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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喂，你很小的時候就死掉了嗎？」 
小傢伙擰眉想了很久，最後伸出兩根手指，「好像只有兩歲哦。」 
她心頭一抽，這麼可愛的孩子居然只有兩歲的壽命，真是有點替他感到可惜。從

小到大見慣了陰間的各種鬼魂，像這麼一點點大的她還是第一次見到。 
看出她眼底的疑問，他搖了搖頭頂上的小辮子笑了笑，「別看我只有兩歲，我做

鬼已經有好幾十年了。」 
她懂了，難怪一個只有兩歲的娃娃口齒會這麼伶俐清晰，仔細算下來，他的年紀

恐怕比她還要大。 
「知道我為什麼一定要讓妳幫忙保住那個人的性命嗎？」 
提起這個，桑水蘭的臉不由自主紅了幾分，這件事對她來講就像一個禁忌的話題，

每次無意中想起她都覺得非常丟臉。 
她萬分祈禱那個男人從今以後把她的模樣忘掉，否則茫茫人海中如果再相遇，她

真的會找個地洞鑽進去永遠不出來。 
見她耳朵微微發紅，小傢伙笑得異常開心，「雖然妳當時的解決方式十分特殊，

不過還是要謝謝妳幫我這個大忙，否則他死了，我也好不了。」 
「為什麼？」 
他頓了頓，吞吞吐吐道：「因為……因為我和他之間有宿世之緣，他自幼體弱多

病，今年又命犯太歲、有災星入宮，所以我才在不得已的情況下讓妳幫我化解他

的命中大劫。」 
這番話從一個兩歲娃娃的口中說出來實在有些詭異。 
「原來你不只是一個小鬼，而且還是個會算命的小神棍？」 
「都說了我和他之間有宿世之緣，只有他遇到危險的時候我才能感應得到，人家

根本不會算命，也不是神棍啦！」 
桑水蘭見小胖娃娃氣得跳腳，忍不住笑出聲來。「喂，你叫什麼名字？」 
白胖娃娃扭捏的嘟了嘟嘴，「名字只是一個稱號而已，這個不提也罷。」 
「你的名字很難聽？」 
有如被踩中痛處，他鼓著雙頰嚷嚷道：「誰說我名字難聽的？我名字很喜慶。」 
「叫什麼？」 
「喜娃。」 
愣了足足三秒鐘，她被這個名字逗得哈哈大笑。「哈哈哈……」 
「不准笑不准笑，再笑我就不理妳。」 
「喜娃」這個名字確實是滿喜慶，再配上這小傢伙的一身行頭，果然和他的形象

很相符。 
突然很想把這個可愛的小東西揉進懷裡欺負一番，可當她伸手想要抱他的時候卻

撲了個空。 
她有些惋惜的聳聳肩，為人鬼殊途感到沮喪。 
喜娃看著她的手從自己身體穿過去，似乎勾起了他對往昔的回憶，「妳想要抱我

的動作和我娘真是一模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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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娘？」 
「唉，都是過去的事情了，不提也罷。」他晃晃頭上的小辮子坐到她身邊，看著

網站頁面，「妳在找工作啊？」 
桑水蘭詫異，「你只有兩歲吧？居然認識字？」 
他白她一眼，「都說了我雖然外表只有兩歲，可心理年紀已經有好幾十歲了。我

們陰間也有學校，想當年我可是班上的優等生。」他指指她在看的職缺，「妳想

要找廚師的工作？妳會做飯？」 
「你那是什麼表情？我會做飯很奇怪嗎？自我高祖父以下歷代都是有名的大廚，

據說我高祖父以前還在皇宮裡擔任過御廚呢。」 
雖然她只是桑家的一個女娃，但父親生前已將做菜的手藝全數傳授給她，她的學

歷或許不高，做菜的本事倒讓吃過的人都讚不絕口。 
「水蘭姊姊，如果妳真的想找廚師的工作，或許我可以介紹一個好地方給妳，就

當是妳上回幫我一次的報酬好了。」 
 
 
兩歲喪母的桑水蘭是父親一手拉拔長大的，由於她父母當年的婚姻並不被雙方家

長看好，所以導致結婚後他們便直接與兩家長輩斷了聯繫。 
大概七年前桑父也因積勞成疾患了重病，而為了給父親治病，桑水蘭迫不得已賣

掉桑家唯一值錢的東西，一間房子。 
賣房後雖然及時繳了醫藥費，桑父卻還是不幸的過世了。 
他臨終前對她說，被賣掉的那棟房子裡承載了他們父女太多的回憶，因此他死之

後希望女兒可以將房子重新買回來。 
於是為了父親臨終前的遺願，桑水蘭很努力的賺錢、存錢，想實現父親的願望，

但不久前她失業了，找到新工作便成為當務之急。 
幸好餐廳老闆雖然欠了一屁股債，但對自己的員工還存有幾分情義，所以桑水蘭

還是有拿到老闆發給她的最後一次薪水。 
她走在路上正煩惱著新工作沒著落時就聽到「叮」地一聲脆響，一枚圓滾滾的五

十元硬幣居然從她不久前破掉還來不及縫補的褲袋裡溜了出去—— 
對一個攢錢狂來說五十元可是掉不得。 
眼看那枚硬幣不聽話的向前翻滾，她急急忙忙追過去，直到它滾進一台車底轉了

幾圈，穩穩當當的停在原地不動。 
她很著急，半跪在車子前翹著屁股努力伸長手，可還是搆不到，她急得在車子四

周直打轉，然而無論從哪個角度都無法將那枚硬幣撿出來。 
附近又沒有棍子或樹枝可以用，眼睜睜看那五十塊就這麼躺在車底，她紅著眼急

得快要哭出來。 
「該死的臭車、破車、混蛋車！」在急得滿頭是汗、無計可施的情況下，她抬起

腳，對著那輛礙眼的車子一腳便踹了下去。 
「吱——吱——吱——」受到震動的車子立刻發出刺耳的警報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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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嚇得臉色一白，忙不迭伸手，像哄小孩子一樣的摸摸車子，「別叫別叫，我不

是有意惹火你的，我只是一時情急沒掌握好踹你的力氣……」 
「哈哈……」 
耳邊突然傳來一陣笑聲，循聲望去，不遠處出現三個身高相仿、氣質突出的俊美

男人。 
她有些小近視，雖然目前還不用配戴眼鏡，但距離過遠，她還是看不大清楚對方

的長相，只覺得發出笑聲的幾個男人個子很高，好像打扮得非常時尚。 
大概將她剛剛的舉止全數盡收眼底，他們笑得很誇張，其中一個身穿紫色襯衫的

年輕男人笑容滿面的走過來，垂頭對她道：「妳知不知道剛剛被妳踹的這輛車是

誰的？」 
他的話中夾著幾分濃濃的笑意，似乎對眼前的小女人很感興趣。 
近距離和這個男人四目相對，桑水蘭才發現對方長得很養眼，大概只有二十四、

五歲的年紀，從穿著打扮上不難看出家世非常不錯。 
「連倪三少的車子也敢踢，是不是不要命了？」 
聽到對方這麼說，她立刻辯解，「我沒用力踢，只是不小心踹了它一腳。你別找

我麻煩，大不了我和它說聲對不起。」 
雖然不知這輛車子的主人究竟是何來頭，可她知道這是一個現實的社會，有錢人

通常都很不講理，她剛剛是急昏了頭才會在惱怒之下一腳踹過去。 
說完，她認認真真的對著那輛價值不菲的車子鞠了個九十度的大躬，嘴裡還誠懇

的唸道：「對不起，我不該踹你，請你原諒我，我和你賠不是。」而且為了表達

自己的誠意，她還伸手摸了摸車子被她踹過的地方，「來，我給你擦擦，擦擦之

後就沒事了。」 
她這番舉動令旁邊的幾個人感到非常詫異，身穿紫色襯衫的男子驚愕半晌，本能

地抬頭望向自己的夥伴。 
其中一個同伴忍笑忍到快要內傷，而他身邊另一個身穿白色Ｔ恤的男人卻在看清

桑水蘭的面孔後微瞇起雙眼。 
午後刺眼的陽光照在他的左耳上，將戴在上面的那枚血鑽顯得異常奪目。他悠閒

的將雙手插在褲袋內，目光緊緊追隨著眼前的女人。 
雖然事情已經過了整整兩個月，但這張面孔他記憶猶新。 
這只是很平凡的一張臉，最引人注意的只有她肉嘟嘟的兩頰，這種包子臉好聽點

叫娃娃臉，隨著年紀增長仍舊會給人一種長不大的感覺。 
其實在電梯事件後倪辰曾派人找過這個女人，他想知道當初她突然向自己表白究

竟是有心還是無意。 
可他不知道她的名字、不知道她的身分，更不知道她的來歷，在沒有任何線索的

情況下私家偵探也無從著手。 
沒想到事隔兩個月居然讓他在這裡再次遇到她！ 
很認真和被自己踹了一腳的車子道歉後，桑水蘭委屈的對那穿紫色襯衫的男子說

道：「可不可以麻煩你將車子開過去一點，我有東西掉到車子下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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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襯衫男人剛要說話，向來以冷漠著稱的倪辰便邁著優雅的步伐走過去，在兩位

好友詫異的目光中，他拿出車鑰匙將車門打開，緩緩將車子向前開了幾公尺遠。 
車子一走，桑水蘭急忙將地上的那枚硬幣撿起來，很開心的用手拍拍上面的灰塵，

再歡歡喜喜地將它小心翼翼放進包包裡。 
她這一連串動作看在別人眼裡實在很滑稽，幾分鐘之前把她行為看在眼底的幾個

大男人原本很好奇究竟是什麼寶貝掉到車底，讓她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卻沒想

到讓他們大飽眼福的寶物居然只是一枚五十塊硬幣！ 
更讓他們意外的是，向來不苟言笑、不多管閒事也不把任何人放在眼中的倪家三

少，竟主動為了那個女人把車子開走？ 
車門打開，倪三少再次優雅的走下車，直往桑水蘭走去。 
而和他一起從小玩到大的兩個好友清清楚楚的感受到他倪三少居然有種想要和

那怪女人主動攀談的意圖…… 
就在這時一陣電話鈴聲響起，桑水蘭還沒看清迎面而來的男人長相便慌慌張張接

起電話，「對，是……」頓了半晌，她並不出眾的臉上露出欣喜的笑容，「真的嗎？

我被錄取了？好的好的，我馬上趕過去……當然可以，非常感謝……」 
她一邊興奮的接電話一邊跑到路旁攔下一輛計程車，在倪辰以及其他兩個男人不

可思議的目光注視下，就這麼消失在他們的視線裡。 
而一副本來想要開口說點什麼的倪三少就這麼被甩在原地，孤零零的站在那裡一

動也不動。 
這場面無論在誰看來都不可思議，因為在喬以琛和楚博南的印象中，這個世上從

來沒有哪個女人會為了區區一通電話無視倪家三少爺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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